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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钢铁人生 铸大国精器
——记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前不久，我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奖
项——光华工程科技奖在北京揭晓，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荣膺光华工程
科技奖成就奖。此奖项自 1996 年创
办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其中最具
分量的成就奖每届只颁发一人，至今
已多届空缺。

曾是我国著名冶金专家的徐匡
迪，在数十年人生经历中，多次变换
角色。他当过校长、市长，还当过院
长、会长。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他
仍以战略科学家的视角，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作贡献……

回看徐匡迪富有传奇色彩的经
历，不难发现，早年钢铁行业的从业
经历，铸就了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力，
使得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承受怎样
的压力，都能够坦然面对，排除万
难，取得胜利。

钢铁报国

钢筋水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
度的标志。上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
国百废待兴，钢铁年产量仅为几十万
吨。在那个以钢铁产量“论英雄”的
年代，偌大的中国没有自己的钢铁工
业和冶金技术，怎么能行？

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的徐匡迪，
1954 年考入了当时被誉为“钢铁摇
篮”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此后数
十年的时间里，徐匡迪一直和钢铁打
交道，长期从事电炉炼钢、喷射冶
金、钢液二次精炼及熔融还原等方面
的研究，为我国的冶金技术逐步走向
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系列成果，都与他大学时期
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徐匡迪回忆
说，学校非常注重实践，从大一开
始，冶金专业的学生就要系统地学习
并参与炼钢的每一个环节，从最粗重
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扫、撬炉门、堵

出钢孔，一直到炉前吹氧、取样、测
温、扒渣、合金计算、补炉等，每个
环节的操作都必须掌握。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徐匡迪总
是用“美好”来形容。“虽然今天我
们的钢铁冶金技术早已实现了机械化
和信息化，这些陈年旧事看似不值一
提，但这恰恰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从实践中掌握科学技术真
谛。”

改革开放后的 1981 年，已担任
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冶金工
程系副主任的徐匡迪被选派去英国帝
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系统研究钢
铁冶金技术。对于原本需要 3 年到 5
年完成的课题，徐匡迪坚持要在两年
内完成。“国家需要我，我必须尽早
完成研究回国工作。”徐匡迪对他的
导师说。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来不给自
己任何休息的机会。“每天两次茶
歇，我从来不参加，这样能多工作一
小时；每天下班后，我继续加班4个
小时。”凭借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信
念，徐匡迪奇迹般在两年内圆满完成
了课题研究，赢得所有外国专家的认
可与尊重。

80年代中期，徐匡迪被邀请到世
界著名的喷射冶金公司——瑞典兰赛
尔公司做副总工程师。有一次，他通
过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其
中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不达标，当时的
外国专家都不信。后来结果证明，徐
匡迪是对的，由于温度不足导致了近
200 吨钢水冻在钢包中。从那以后，
每当试验炉出钢时，公司总要求徐匡
迪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

在英国、瑞典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为徐匡迪搭建了更高更广阔的平台，
同时也使得这位“工科男”开始关注经
济。他坦言，这些经历为他今后从事
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院士市长

1995 年，对于徐匡迪来说，是
特别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完
成了人生的重要角色转换——出任
上海市市长。同年，他又当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第一位院
士市长。

从科研岗位到党政工作的转变，
并没有让徐匡迪感到不适应，他很快
找到了二者之间互通的连接点。“科
研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拿冶金来
说，材料断裂是一个宏观现象，科研
人员先要分析断口是韧性还是脆性，
再分析里面的组织结构有什么问题，
用电子显微镜做检测。党政工作则是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需要对每一个
具体问题展开调研，随后找出其中的
共性问题，再研究应对政策。”

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纺织业面
临产业转移。有一次，上海国棉一厂
的很多工人集聚在车间里，有人哭有
人发脾气，因为他们的机器要拆下来
运往新疆石河子。知道此事后，徐匡
迪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和老中青三代
纺织工人面对面交流，倾听她们的心
声。在综合各方因素考虑后，上海市
政府决定根据工人年龄段做分流安
置，让她们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徐匡迪在上海市市长位置任职的
6年里，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
得到了深化：成功举办了 2001 年
APEC 会议，并在申办 2010 年世博
会中，赢得首轮角逐的胜利，国际大
都市的地位逐渐奠定，“臭名远扬”
的苏州河得到治理，教育事业得到快
速发展，这些实事至今为上海百姓称
道……

2001 年，徐匡迪被调往中国工
程院工作，次年当选院长。这时的徐
匡迪，已经64岁。他说：“尽管已临

近退休，但是在工程院，我还是小字
辈儿，当时院里的很多院士都是我的
老师、太老师，我要再一次做学生
了。”

站在我国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殿
堂，徐匡迪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家要
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更要善于和
跨专业的专家交流，研究共通的问
题。任职期间，徐匡迪先后组织了先
进制造业、城镇化、人工智能等多行
业、跨领域的国家重大咨询工程，为
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
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土木、冶
金、采矿、地质、水利等工程科技领
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一名战
略科学家，徐匡迪也清醒地意识到，
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之间还有差距。

“我们会制造重型器械，但高端
的精密器械少，很多核心和关键的精
密元器件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这就如
同肌肉强壮了、骨骼大了，但心脏和
脑子跟不上。我们的科研人员要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把创新主动权、发展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徐匡
迪说，我国需要大国重器，更需要大
国精器。

家国情怀

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徐匡迪，
自小就蒙受了国破家亡的苦难，父母
原本为他取名“抗敌”，希望他将来
能够抗敌报国。后来，战争快结束
时，小学老师为他改名为“匡迪”，
一方面取抗敌的谐音，另一方面寓意

“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应该讲我的家国情怀，和小学

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老师大多是
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家国情怀很
深。”徐匡迪说。正是这种流淌在血
液里的家国情怀，让徐匡迪时时刻刻
不忘报效国家，他深知一个国家的繁
荣、富强、和平是多么重要。

当年在兰塞尔公司的任期结束
后，公司曾强烈要求徐匡迪留下工
作，开出高薪，还提出把他的夫人和
子女接到瑞典，然而被他毅然拒绝。

“我从读中学到大学从来没交过
学费、书费，都是政府供的。用那个
年代的话说，是党和国家用劳动人民
的血汗培养了我，我不能辜负了国家
对我的期望。”徐匡迪说。

从瑞典回国之前，时任上海工业
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到瑞典出差，住在
徐匡迪家里，临走前同他谈了很久。

“钱校长讲了很多他当年的经历，国
家困难，交通不便，但是他还是坚持
要回国，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徐匡迪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感动，
几次落泪，下决心一定回国。”

从年轻时的出国求学，到如今获
得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徐匡迪发自
肺腑地感恩国家和时代给他的一切。
他说，科技工作者要珍惜难得的历史
机遇期，为国家和民族多学习、多储
备、多奉献。

人物小传：徐匡迪，

1937 年出生于浙江桐乡，

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工

业学院。1995 年至 2001

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

长，同年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2002年任中国工程

院院长、党组书记。2003

年3月当选第十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2010 年 6 月，

任中美友协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温 润 如 玉 刻 瓷 流 芳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玉之美，在于你越是与之亲
近，它就越发圆润、越有光泽。陶
瓷艺术并不是单纯的艺术，至少有
几个点在此交叉。材质运用、工艺
手段只能是一个技术层面，它在与
思想情感、文化创意的脉络寻找交
叉 点 。 很 多 时 候 它 们 往 往 是 平 行
的，忽然有一天，哪个交叉点找得
最准，就接近成功了。”谈起陶瓷艺
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人大
代表王一君整个人都神采飞扬，颇
有指点江山的激昂。

“温润如玉”是王一君给人的第
一印象。这位最年轻的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有着飘逸的发束，朴素的
外表，谦和的气质。豁达潇洒，雍
容自若，这是王一君的写照，也是
他试图呈献给世人的艺术世界。经
过不断实践、摸索，王一君找到了
在陶瓷上灵活再现中国文化艺术之
美的方法。

王一君工作室的地上错落摆放
着他的陶艺作品 《萌者尽达》，这是
他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 王 一 君 从 《礼
记·月令》 中获得了灵感，汲取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用一种独特的手
法，把中国人的生命意识、自然情
怀与陶瓷语言完美结合，将事物初
生时的蓬勃之气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品造型独特，手法夸张，个性鲜
明，极具视觉冲击力，是用现代时
尚理念诠释传统经典意蕴的代表。
2008 年该作品获第五届中国陶瓷产
品设计大赛金奖。

“不识规矩门外汉，泥于窠臼是
半残”。王一君痴迷于刻瓷却并不拘
泥于传统的手段。在创作实践中，他
也注重刻瓷理论研究，注重新材质的
应用和新工艺新手法的运用。经过多
次实践，他发明了结晶釉刻瓷、彩釉
虚喷背景刻瓷、单刀意刻结合窑变釉
综合装饰、鲁青瓷釉下彩新工艺等，
尝 试 用 各 种 手 法 来 增 强 作 品 的 表

现力。
王一君出生于普通陶瓷工人家

庭，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毕业
后，便扎进陶瓷艺术的海洋。他的艺
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 90 年
代末期，王一君所在单位破产，遂失
业。此时，偏偏父母双双患脑血栓住
院，医药费无处报销。为了生存，王
一君曾在路边租一间房，给人加工刻
瓷工艺。

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减弱王一君对
艺术的痴迷，业余时间他依然徜徉于
陶瓷艺术世界，坚持创作。通过大量
实践创作，王一君对刻瓷艺术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对生活的
感悟。这段经历成了他宝贵的财富，
铸就了他开朗乐观的性格。

2003 年，王一君被评选为山东
省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此后，他多次应
邀为国家领导人创作国礼陶瓷艺术作
品，深受赞誉。王一君说，他是幸运
的，有幸遇上许多艺术知音。他也希
望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刻瓷创作中来，
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尽一份力。

王一君在瓷器上直接创作，然后再烧制完成。 闫盛霆摄

2018 年 5 月 4 日，著
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
校教授王珏迎来了 92 岁
寿辰。王珏饱含深情地向
中央党校一次性捐赠了
10 万元扶贫基金。“不忘
入党初心，永葆党员本
色。”作为一名入党 73 年
的老党员，王珏表示，奋进
新时代，自己也要为党和
国家的扶贫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

1950 年 7 月份的一
天，一列关外的火车缓缓
驶入北京。一位戎马书
生，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
时，服从组织安排，到中央
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
校）学习。他带着自己简
单的行囊，怀揣着振兴国
家的梦想，走向新的人生
之路。

他就是王珏，著名经
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的
理论先导者之一，现代企
业制度理论、现代公有制
理论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
一。他的远见卓识和不计
个人得失的勇气，鼓舞着
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经济学
家勇往直前。

92 岁的王珏满头银
发，面色红润，衣着简单，
质朴亲切。他说：“我一直
想着让中国的穷人都富起
来，也想积极参与到脱贫
攻坚战中去。帮助有困难
的人，我特别快乐。”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
的孩子，如果没有共产党，
那我什么都不是，也什么
都没有，党给予我的东西
太多了！”这是他最常念叨
的一句话。

2017年，在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之际，王珏向
中组部郑重缴纳特殊党费
2 万元，并以 91 岁高龄起草了一份近2000 字的关于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言书，字字句句显示出他为国家发展
殚精竭虑的拳拳之心。

1980 年，全国党校系统在哈尔滨召开经济学学科年
会，王珏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1988年，他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国企改
革，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典型
形态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理论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上得到充分肯定。

离休后，王珏始终关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
建设。88岁高龄时，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之我见》。他再次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发展进程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
深远意义。

2016年，王珏拿出退休工资存款，向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基金会捐款10万元。他希望这笔捐款可以培养更多的
年轻学者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队伍中，让马克思
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金会
以这笔捐款为基础，设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优秀成果奖专项基金”，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拓展，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储备人才。

从2013年开始，王珏每月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
裹”项目捐款1000元，2015年增加为每月捐款2000元，以
帮助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购置学习用具，资助贫困孩子读
书。这些捐款大都汇到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
县九保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手中。

受捐助的孩子们常常给王珏寄明信片。“我一定会努力
学习”“在您的关心下，我感受到了爱与温暖”“祝您身体健
康，万事如意”……每次看着孩子们稚嫩的笔迹、纯真的祝
福，王珏都开心得像个孩子；孩子们奋发向上的恒心，让他
更加坚定了终身捐助的决心。

王珏用自己的工资存款向中央党校捐款，支援定点扶
贫地区——河北武邑县和江西安远县的青少年教育事业。
当地政府十分重视这笔捐款，各选出25名家境贫寒且品学
兼优的高中生作为受资助对象。

正如江西安远一中的受资助学生陈伟萍所说：“您的
支持，让我们有机会离梦想更近一步。待日后，我们离开
校园，一定尽所能回报社会，接过您的火炬，继续传递这
股力量。”王珏这份爱的接力棒，将在孩子们手中传递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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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经历过苦难，更理解苦难的含义。 李万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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